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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的创生与发展 ①

周敏
（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，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）

摘　要：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在历经了孕育、初创、发展、成形和通化五个时期３０余年的打磨和成长后，俨然成为

中国教育学派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，在回归与突破中生成，又扎根于“新基础教育”的坚实土壤中。它的生命力和

号召力正指引着中国教育学的走向，回归生命的本质，突破实践的现实，在回归中生成，在生成中得以突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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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湖南师范大学２０１５年“麓山论坛”———“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‘生命·实践’研究立场”讲座
中，叶澜老师说：“以学促自明，以思促自得，以省促自立，以行促自成。”简短２０字传达了学派对于教育
改革的立场。“以行促自成”，这里的“行”很好地诠释了实践对于个体生命养成和教育活动的作用。叶

澜老师曾说：“在我的教育学研究生涯中，最能打动我的两个字是‘生命’，最让我感到力量的词是‘实

践’。”［１］其实打动我们的是“生命”的美好，让我们倍感力量的是“实践”的创生。可见，如果“生命”是

学派创生的种子，那么“实践”则是其发展的沃土，而且二者更是学派从创生到发展乃至走向繁荣之势

的根基与命脉。

１　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的创生源起
“我们庆幸，适逢其时；我们清醒，不失其机。”［２］３适逢其时且不失时机表明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

的产生并不是偶然，它是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和社会面临大转型时期的产儿。学派的形成从叶澜老师个

人出发也是她个人学术思想和理论的逐步成形。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，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：教育理

论、教育实践、教育研究方法论和学派建设（内含教育学反思）。自１９８３年至今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
经历了孕育期（１９８３－１９９１）的稚嫩，以《教育概论》的正式出版作为该阶段结束的标志；穿行了初创期
（１９９１－１９９９）的艰难，开始对新基础教育的探索性研究；走出了发展期（１９９９－２００４）的迷茫，组建“新
基础教育”研究共同体，“新基础教育”进入发展性研究阶段；迎来了成形期（２００４－２００９）的曙光，一是
“新基础教育”进入成型性研究；二是开启了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之“形”的成形时期。享受了成型

结题后的喜悦，至此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进入了“通化期”（２００９－至今）的新发展。概言之，
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经历了孕育、初创、发展、成形和通化五个时期，在每一次理论的突破与成果的

获得的背后都离不开研究者对于“生命”的深刻认识并又将其深深扎根于一线教育实践的努力。

２　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“生命”之内涵
“生命”概念在叶澜老师的教育理论中不是一蹴而就的理念，而是在经历漫长岁月演变之后的果

实。她认为教育具有提升人生命价值和创造人精神价值的意义，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：一是生命价

值对教育的基础性价值；二是生命的精神能量是教育转换的基础性构成；三是生命体的积极投入是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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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成效的基础性保证［３］。卢梭认为，“教育是与生活、生命连在一起的：我们一开始生活，我们就开始

教育我们自己了，我们的教育是同我们的生命一起开始。”［４］１３－１４但在我国现实教育中，学生并没有被看

作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，传统教育的现实中普遍缺乏对学生生命的关注。

２．１　教天地人事，育生命自觉
当前的中国教育，“生命”一词开始成为流行的时尚概念。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：长

期以来，教育者（也包括数量庞大的教育研究者）普遍缺失生命感，在以“人的教育”为基本信念的教育

领域里，生命却缺席了［５］。有教书无育人，有知识无生命的现象在现实教育中成了人们口中“公开的秘

密”。“教天地人事，育生命自觉”是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对“教育是什么”的中国式表达。对于“教

育是什么”的问题古今学者有千万种回答，叶澜老师在２００６年华东师范大学终身先生讲座的报告中把
教育的内涵概括为“教天地人事，育生命自觉”。其中“教天地人事”强调的是教育的内容，即教给学生

关于天地万物的真理和知识，人间之事背后的规律与道理。“育生命自觉”表达的是教育的目的。“育

生命自觉”即育人生命发展之自觉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孕育这种自觉性。因为一个有生命自觉的个体，

无论是在自我发展的构建中还是在对外部世界的作用中，都是主动的个体。

２．２　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
《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》这篇文章的出现是“生命”概念的首次登场，是对“人的发展”这一问

题更加深入的思考，也是对课堂生命力之于“生命自觉”形成的强调。叶澜老师更是用“直面生命、通过

生命、为了生命”来阐释教育与生命之间的关系。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课堂教学，包含着

多重丰富的涵义，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，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，它所期望的实践效应就是：让课堂焕发出

生命的活力［６］。教学的重要场所在课堂，课堂生命力的有无成为判断学生“生命自觉”养成的重要指

标。近年来，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，传统课堂的形式变得多元和丰富，增设了选修课和活动课。课堂形

式的多元化是否就能带来课堂生命力的焕发呢？基于每一堂课都有它独特的魅力，师生碰撞后都会有

新知识的生成和教师实践知识的积累。因此，教师应该认识到课堂生命力不仅能焕发学生的生命自觉，

更能带来教师专业生命的延续和专业的成长。

３　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“实践”之内涵
在叶澜老师看来，实践智慧具有与理论智慧大不相同的品质和重要意义，她认为：“教育实践通过

扎实且有智慧的变革实践，完全可以从恶性循环逐渐转为良性循环。”［７］９她一直强调要深入实践，这种

实践是指有意识、有对象、有目的指向和行为策划并付之实施的自觉活动［１］。

３．１　“新基础教育”改革实践
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是１９９４年由叶澜老师领衔开始的，被喻为是“实地介入式”的研究性变革实践。

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的整个孕育直至通化期都与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它是对

２０年来“新基础教育”实验成果的总结和反思。一方面，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扎根于“新基础教育”
实验的土壤上，具备丰厚的实践根基；另一方面，“新基础教育”实验也在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的孕育

至通化期间得以升华。突破实践，“新基础教育”的“新”不仅新在价值观，更体现在它对教育改革实践

的突破上。“新基础教育”致力改变人的本身，这世上大抵没有什么比对人的改变更艰难的事了，不过

这也正是教育学的魅力所在。

３．２　实践———大中小学合作的途径
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研究绕不过的“真问题”，也是大中小学合作研究绕不过的“真问题”。

“理论联系实践”、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这些原则或方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们重视

实践的作用，然而仔细琢磨，发现这个原本熟悉的命题却是不全面的。理论如何联系实践，实践又如何

反哺理论？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中小学举行开放周活动，以长沙雅礼中学２０１５年下学期的开放周活动
为例，它迎来了各地各级教育界同仁的参与。雅礼中学更是打出“开放，让教育变得更好”的旗帜，在为

期３天的教学开放中，７９节推荐课，４０００人次的观摩，搭建起了教学交流合作的平台。参与开放周的
群体既包括中小学教师也有高校教师和研究生群体，在探寻大中小学合作的途径上，参与其中才是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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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接触中小学，深入课堂，是教育理论与实践可以得到结合的重要手段。教育学就应该把实践作为教

育思想生发的根基，如果说艺术伤于俗，哲学死于浅，那么教育学则毁于玄和空。

３．３　创建教研共同体———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共同体
教研共同体是由中小学教师、区县教研员和教育行政人员以及高校教师或其他专家学者组成的研

究团队，他们一起探讨学校教育场景中真实的教育问题，进而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、促进在职教师专业

发展、提高在读教育专业学生实习质量，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互滋润生长。教研共同体以中小学为

实验基地单位，定期或不定期在学校开展教研活动，研究和实施学校的整体变革。

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在发展时期创建的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共同体。共同体的创建“不是通过加

法做出来的，也不是通过乘法做出来的，它通过化学反应还不够，化学反应不过是两种物质反应变成新

的物质，‘新基础教育’研究共同体应该是生命态、生物态，通过合作促进双方的发展和成长”［８］。中小

学的变革需要有整体性的设计，需要校内外研究和行政力量的整合。教研共同体的成员在真实的教育

场景中发现和探究教育，以此来提升学生四个维度的素养，让家长满意，让社会放心，让师生有发展感和

幸福感，让校长的办学理念走向实践，在实践中更新和发展，让教育政策在学校实现和完善，让教育理论

与实践在互动中共生。这是时代向教育提出的挑战，也是教育对时代的积极回应。教育不仅仅是锦上

添花的事，更应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，直面挑战，积极回应才是教育应有的态度。

３．４　理论先行该如何为实践提供指导
究竟什么样的理论才能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、产生深刻的影响力？结合叶澜老师的观点可以从以

下几个方面来分析：一是具有反思与批判性的理论；反思性、批判性的理论是指导实践最为直接的理论，

这样的理论容易被察觉、易运行，是常规的理论指导实践的代表；二是具有未来指向、内在开放性的理

论，这类理论的最大特点集中表现在未来性上，它的指向性也体现在未来性上；三是具有综合抽象、层级

转化结构的理论；四是具有边界与尺度的理论；五是见真、见知、见诚、有温度的理论。理论先行不仅是

自觉更新实践的认识基础，理论具有的可靠性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为实践纠错的成本。因此，理论

适度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，这也是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在历经大量的实践研

究和实证研究后得出的教育理论，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理论和流派是看得见的当代教育理论和教育

实践。

４　结语
回归生命的本质要求，突破实践的现实禁锢，生成个体的生命自觉，是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发展

的应有之义。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关注生命的主动发展，以教育这一影响人自身成长和发展的社会

实践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。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，生命和实践二者理想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构成的关

系，并围绕教育这一主题相互影响。叶澜老师曾这样定位学派：“‘生命·实践’教育学派是属人的、为

人的、具有人的生命气息和实践泥土芳香的教育学。”［３］这样表述既表现了研究者“接地气”的实践情

怀，也展示了该学派在学术发展道路上的智慧闪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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